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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THINKING　　

隋唐汉族风俗演进的趋向

万建中

(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, 北京 , 100875)

摘　要 : 隋唐时期生产力的空前发展、对外交流的频繁、文化的昌盛以及社会风气的开放 ,

致使当时汉族地区的民间风俗呈现明显的时代特征。胡汉风俗的融合给了汉族风俗重构和更新的

机遇 ; 大一统的皇权促使风俗向着更为规范、一致的方向演进 , 一些风俗上升为礼仪并逐渐固定

了下来 ; 富足的物产提供了时人充分享受生活的条件 , 享乐、挥霍的风气愈演愈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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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Evolutionary Orientation of the Han Custom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

WAN Jian2zhong

(Chinese Department ,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, Beijing , 100875 , China)

Abstract :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, the folk customs of the Han regions took on an evident e2
pochal character because of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, the frequent exchange activities

with the outside , the cultural prosperity , and the open atmosphere of the society. The fusion of the Han and

the North and West ethnic customs had helped reshape the Han’s customs. Meanwhile , The centralized au2
thority of the emperors had normalized and standardized these customs , some of which became stabilized as rit2
uals. The abundant affluence had made life enjoyable and some even led a luxurious lif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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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辉煌灿烂的时期 , 也是

中国古代风俗文化大发展的时期。隋唐风俗文化 , 与

魏晋南北朝以来汉族传统的风俗文化一脉相承。魏晋

时期思想的大解放 , 为隋唐风俗文化的发展拓阔了前

所未有的广大空间 , 其时“高门子弟 , 耻非其伦”,

“公卿士大夫罕通经业”, [ 1 ] ( P226) “以六经为芜

秽 , 以仁义为臭腐”, [2 ] (P393) ,“纲纪既衰 , 儒道

尤甚”,“百余年间儒教尽矣”, [3 ] ( P1545) 儒学面

临全面的衰落。此般不幸境况 , 不仅为佛教的输入 ,

道教、玄学的兴盛耘出一片自由天地 , 而且造成这一

时期的士人思想空前活跃。正是在这种时代精神的驱

动下 , 隋唐进入了一个气度恢宏、风俗文化氛围浓烈

而又自由奔放的时代。

一、胡汉风俗的碰撞与融合

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的大都会、世界文化交流

的中心。在这种背景下 , 周边不少民族归附唐廷并迁

居内地 , 西方不少国家的商人、学者慕名涌入大唐 ,

有的甚至长期定居下来。他们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

上影响着唐王朝的社会生活 , 丰富了隋唐风俗文化的

内容 , 使固有的本土风俗得到进一步充实、完备 , 而

更加大放异彩。

风俗文化的演进同其他文化一样 , 是主要建立于

不同风俗事象融合之基础上的。魏晋时期 , 随着少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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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大规模内迁 , 胡族风俗浩浩荡荡地进入汉族风俗

系统。但是 , 在战乱动荡的岁月 , 社会风俗极度颓废

悖杂 , 尊严家讳、标异门第、峻选婚姻、区别流品、

清议为务、亲朋至重等成为门阀世族日益加重的普遍

心理流向 ; 而炼丹、酗酒、养生、淫乱、迷信已成为

上流社会所提倡之风俗。这种腐朽没落的习尚蔓延到

各地风俗之中 , 形成一种无节制的沉淫的常态 , 这是

毁灭性大动乱在人们心理上烙成创伤的折射。

显然 , 自身还处于重构之中的魏晋风俗还不具备

兼容整合外来风俗的条件和环境。可是 , 魏晋风俗文

化出现了一种多元激荡的表象。这种多元激荡既表现

为汉民族的内部风俗 , 主要是南北风俗的冲突 , 而更

为明显的是胡、汉风俗之间的碰撞。胡族风俗属草原

游牧文化 , “宽则随畜 , 因射猎禽兽为生业 , 急则人

可战攻以侵伐 , 其天性也。其长兵则弓矢 , 短兵则刀

铤 , 利则进 , 不利则退 , 不羞遁走。苟利所在 , 不知

礼义”; 又“贵壮健 , 贱老弱。父死 , 妻其后母 , 兄

弟死 , 皆取其妻妻之。”[4 ] ( P952) 汉族风俗则属于

农业文化系统 , “有城廓之可守 , 墟市之可利 , 田土

之可耕 , 赋税之可纳 , 婚姻仕进之可荣。” [ 5 ] 风俗

文化特质的差异 , 必然造成民俗心理上的对立。尽管

北方少数民族的诸多风俗事象如潮水般涌入中原 , 并

且大都落土生根 , 但毕竟大致只流行于北地 , 还未与

整个汉族风俗完全相融 , 整合一体。

隋唐皇室以胡汉混血的血统奄有天下 , 直接标示

了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在多民族冲突融合中重构新民

族风俗体系的历史进程已告一段落。隋唐境内的民族

文化的融合 , 大大冲破了胡汉风俗的壁垒 , 同时也大

大淡化了两种不同风格风俗的界限 , 从而造就了一种

“取我所需 , 尽为我用”的大家气象。这就无疑会逐

渐打破因袭守旧的民间文化状态 , 改变了排斥他族文

化的社会心理和习俗 ; 一种充满开放气魄和创造精神

的社会风气于此乃得以形成 , 历史为隋唐时期再现风

俗文化的辉煌提供了又一次机遇。

隋唐两代是继承北朝的政权 , 李家更是胡化的汉

人。李唐皇室是有唐近 300年政治统治的核心。这一

核心本身就是胡汉混血的产物。从李渊之父李日丙开

始 , 连续三代与鲜卑族人结婚 , 故唐初几个皇帝均是

混血儿。即李日丙与独孤氏生高祖李渊 , 李渊与窦氏

生太宗李世民 , 太宗与长孙氏生高宗李治。从生理遗

传角度分析 , 每通婚一次 , 双方所生后代的血统就混

杂一次 , 假定李日丙的血统还属百分之百的汉族的

话 , 那么李渊的汉族血统就只剩二分之一 , 李世民为

四分之一 , 而李治只留八分之一了 , 可见 , 李唐政权

虽号称汉族政权 , 实质上是胡汉混血儿在统治 , 无怪

乎朱熹发出 :“唐源流出于夷狄”[6 ] 的慨叹。

上层如是 , 下层亦然。李德武妻尔朱氏 ; 元宽夫

人荥阳郑氏 ; 寂照和尚“俗姓庞氏 , 父诠灌 , 母窦

氏”; 郭思谟妻元氏 ; 白道生“其先呼韩之宗”, 显然

为匈奴之裔 , 他娶西域康氏 ; 元子上妻郑氏 ; 宇文琬

妻赵氏 , 等等。①实际上 , 唐朝内地人胡汉通婚蔚然

成风 , 在正史笔记、小说、墓志、诗词、野史、杂记

中大量保存着有关资料 , 上述仅为数例而已。

这种朝野上下的胡汉混血 , 使得唐朝的基本文化

虽然仍是华夏衣冠文化 , 但风俗习尚 , 生活方面不免

杂有胡风。“这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 : 服饰、

饮食、宫室、乐舞、绘画 , 竞事纷泊 ; 其及社会各方

面 , 隐约皆有所化 , 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

官已也。”于是 , 混血促进了新的复合型风俗 , 即非

汉族统治时大汉族主义色彩浓厚的风俗 , 也不是胡族

统治时排斥汉风俗的胡族风俗 , 而是指一种一扫上述

两种弊端 , 兼采汉胡风俗的兼并包容的新型的汉风俗

圈 , 它既保持了汉族传统风俗体系的主导因素 , 又充

分吸收胡族风俗生机勃勃的内容 , 使胡汉风俗文化互

补共化 , 从而孕育出中华风俗文化绚丽多姿、争奇斗

艳、恢宏灿烂的新面貌。

以唐代体育风俗为例 , 当时不少体育项目都是吸

收外来文化而广泛开展起来的。像唐代最为盛行的马

球活动 , 就是唐太宗在街上见“群蕃街里打球”后 ,

“比亦令习” [7 ] 而普及开的。足球虽系中国古代的

传统体育项目 , 但一直未为女子涉足 , 唐代女子蹴鞠

之所以开展普遍 , 是受突厥“男子好樗蒲 , 女子好蹴

鞠”[8 ] (P1864) 之风的影响所致。在中国体育史上

极富健身意义的导引、按摩术以及武术 , 亦受佛教的

熏染。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中就辑有

“天竺国婆罗门按摩法”十八势 ; 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

中著录有佛家的《调气方》。东罗马帝国 (拂林) 与

唐王朝也有频繁交往 , 唐贞观、乾封、大足、开元年

间曾多次派使节来唐 , 唐墓中曾出土有头部类似罗马

执政官西赛禄塑像的拳击和摔跤俑。11世纪时 , 德

国教会也有类似唐代十五柱球戏的九柱球戏。[9 ] 极

具健身意义的舞蹈 , 是唐代宫廷里常见的娱乐活动 ,

其中有的就传自西域诸国和朝鲜。如唐舞中的“高丽

使”来自朝鲜 , [10 ] (P447) 唐十部乐之一的“天竺

乐”传自印度。此外 , 诸如踏球舞 (胡旋舞)、剑器

舞等 , 都是从西域传来的。[11 ] (P1073)

这种开放精神的形成 , 一方面来自整个社会的思

想解放 , 即从门阀思想和传统儒家思想下的解放过

程 ; 另一方面则来自各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。少数

民族略带原始气息的犷悍风格和不讲礼法、不重儒家

道德观念的风气 , 给唐人以较大影响。由于受鲜卑等

少数民族的熏习 , 冲淡了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,

礼法束缚减轻 , 婚嫁、服饰、体育游戏等方面也就自

然比较自由开放。

二、除旧布新的一统态势

由于隋唐两大王朝的建立 , 重新确立了完善化

的中央政权 , 整个社会环境安定 , 修养生息成为人们

普遍的生活要求和心理欲望。隋唐统治者领悟到“正

俗调风 , 莫大于此”, [12 ] (P1544) 把引导协调民风

作为整顿朝纲的重要部分。“隋承丧乱之后 , 风俗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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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”, 故命各级地方官吏“多所矫正 , 上甚嘉之”。

[13 ] ( P1279) 这样就产生了一般遗俗进化所不曾有

的飞跃速度。本来每个地方的习俗风尚 , 由于地方之

间环境和民众心理差异很难统一 , 但新政权超时空的

移风易俗而迫使地方风俗改变 , 确是一个摧枯拉朽的

决断过程。例如 , 隋朝大业初 , 柳旦“拜龙川太守。

民居山洞 , 好相攻击 , 旦为开设学校 , 大变其风。帝

闻而善之 , 下诏褒美”。[14 ] (P1273) 当朝统治者对

“违六礼之轨仪”的各级官吏 , 要“禁锢终身 , 以惩

风俗”。[17 ] (P1482) “率履法度 , 动由礼典”, 统治

者们正是这样通过行政命令 , 改变那些不合时宜的风

俗习尚 , 致使此期风俗的演变时常凸现一种除旧布新

的剧变状态。

当然 , 大一统的隋唐王朝的强权政策体现于风俗

方面 , 主要还是在于布新。封建王朝可以通过行政手

段来倡导和推广自己认为适宜的社会风尚。而天下大

一统的社会环境又为风俗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

条件。譬如中和节是唐代由朝廷颁诏提倡的一个节

日。[18 ] ( P80) 二月初一这天 , 皇帝应给在京的大

臣赐宴 , 各地官员在当地宴享属官 ; 上司要给下属赠

刀、尺 , 表示为政要审慎裁度 , 地方官员要向上级献

农书 , 表示不忘农事 ; 老百姓亲友、邻里之间要用青

袋子装着优良的谷物、瓜果种籽互相赠送 , 表示关心

农业生产 ; 村社都要提前酿“宜春酒” , 到二月初一

这一天祭祀勾芒神 (五行神中的木神) , 以祷丰收。

这类由统治者亲自推行的习俗 , 带有鲜明的社会功利

目的 , 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。因此 , 其流行的区

域非常广泛 , 为大江南北不同地区的百姓共同传承、

实施和恪守。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 , 隋唐风俗的演

变具有一种广泛性和普遍性特征。

另一方面 , 任何时代风俗的形成、演变都不可避

免地带有民族和地方特色 , 隋唐两代亦不例外。一统

天下的两个封建王朝疆域广阔 , 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和

气候差异 , 产生不同的植被区和物产 , 而不同的物产

又带来不同的饮食、服饰、生产、游艺、祭祀等习

尚。中唐宰相杜佑 , 就对各地风俗进行了历史的直观

描述 : 关陇道之人多尚武节 ; 荆州之人善贾趋利 ; 山

东之人性缓 , 尚儒仗气任侠 ; 山西人之勤俭 , 河东文

学之兴盛 ; 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 ; 岭南不知教义

以富为雄 , 等等。 [ 17 ] 此外 , 从大量的方志地理书

和笔记中还可查到更丰富的例证 , 以供考察这种习俗

的地区差异。①隋唐风俗 , 不唯南北 , 每区域都有着

显微不等的区别。

隋唐风俗的流变 , 既有广泛的同一性 , 又有恒常

的地方性和变异性 , 即便是同一风俗事象 , 尽管它在

不同地区都有流传 , 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也是有差异

的。

地方风俗是传承性文化 , 承袭过去的因素是风俗

形成的显著特征。毫无疑问 , 隋唐基本上也是沿袭了

前代的风俗习尚。但是 , 有些风俗只有在这一相对安

定、富足的社会状况中 , 才能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时

尚 , 演变得更为兴盛和规范化 , 正是由于这一主要原

因 , 此期的物质风俗、人生礼仪及游艺风俗才展示出

五彩多姿的外观。这些风俗事象历经 300多年的传承

衍化 , 不仅具备了程式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, 而且其内

涵也基本确定了下来。

隋唐风俗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向 , 是经历了一个风

俗事象的规范化、礼仪化的过程。如果说隋唐前期的

风俗文化承袭魏晋 , 更多地表现为广纳并蓄 , 异彩纷

呈的话 , 那么 , 中、晚唐的风俗文化则更显整合、收

敛的态势。仅以婚礼为例 , 虽然唐玄宗开元二十年修

成的《大唐开元礼》是当时社会礼俗的准绳 , 它规

定 : 从品官至庶人均应仿《仪礼·士昏礼》之程序 ,

行六礼而成婚姻 , 但它成书后并未广泛推行 , 而且它

主要讲皇室和各级官吏遵循的礼制 , 与一般庶民习俗

并不吻合。从《大唐开元礼》规定的婚仪来看 , 基本

上以《周礼》为蓝本 , 因而这种官方规定的礼制与实

际的社会生活之间存在较大距离。加上大量北方少数

民族婚姻习俗的渗入 , “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”,

[18 ] 婚俗一时呈现纷繁杂乱的局面。然而 , 唐代的

风俗文化毕竟是以两京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的复合

体 , 婚俗在大一统的广亵大地上的演进必然使得其地

域差异愈益缩小 , 且更加完备划一。这样 , 诸如“乘

鞍”、“障车”、“催妆”、“打婿”,“安帐交拜”等北方

少数民族的婚习 , 到了晚唐 , 便基本被纳入汉族婚礼

范畴。《苏氏演义》曰 : “婚姻之礼 , 女坐于马鞍之

侧 , 或谓此北人乘鞍马之义。夫鞍者 , 安也 , 欲其安

稳同载者也。⋯⋯今娶妇家 , 新人入门跨马鞍 , 此盖

其始也”。[19 ] 从苏鹗的记载来看 , 唐朝末年这种习

俗已经在民间广泛流行了。再有催妆 , 《酉阳杂俎》

载 :“北朝婚礼 , 必用青布幔为屋 , 谓之青庐。于此

交拜 , 迎新妇。夫家百余人夹车俱呼曰 : ‘新妇子 ,

催出来。’其声不绝 , 登车乃止。今之催妆是也。”

[20 ] 封演《封氏见闻录》曰 :“近代婚家有障车、下

婿、却扇及观花烛之事 , 原有下地安帐拜堂之礼 , 上

自皇室下至士庶 , 莫不皆然。”整合同一的婚俗不仅

品官俱齐遵循 , 且为庶人接纳 , 成为全国上下普遍认

同并施行的礼仪规范。

隋唐风俗的丰富而又整一 , 开放中有收敛 , 很大

程度上得益于佛教的输入。正如胡汉文化在魏晋南北

朝展开冲突而在隋唐逐步完成了整合而自成一体一

样 , 东汉末进入中国文化圈的南亚佛教文化 , 亦在魏

晋———隋唐经历了输入、扎根、依附于中国文化 , 到

全然中国本土化的整体运动历程。文化交融的结果 ,

不但使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纳入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主

旋律之中 , 更重要的还在于 , 它促使本土文化在一个

新的起点上获得了新生。与其说隋唐文化的一大特色

是融合了儒道佛文化 , 毋宁说是它在融合儒道佛的基

础上进行了文化的再造与创新。当然 , 这种融汇、再

造与创新 , 是经历了渐进的漫长过程 , 才逐步达到自

然天成的程度。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 , 隋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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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俗文化也就绝非死气沉沉 , 而是生机勃勃的。儒道

佛思想演绎而成或包容了这三教思想的各种风俗事

象、生活现象不断互相交合、融汇 , 结出一批批更具

生命力的风俗文化硕果。至于风俗文化融汇与创新的

成熟程度 , 隋自不同于初唐 , 初唐自不同于中唐 , 中

唐自不同于晚唐 , 展示了风俗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经

历的递进和演化的阶段特征。

隋唐佛教音乐的发展趋势恰好印证了这一点。佛

教音乐的主要功能在于以音乐形式“赞佛功德”, 弘

扬佛法。为此不得不“知时众”, 适应俗众好习。毫

无疑问 , 在此种“投其所好”的改造中 , 佛曲必然抛

弃从母胎中带来的形式与内容而趋向中国化、民族

化 , 因此 , 佛教音乐的大众化、通俗化、普及化也就

是汉化、民族化。而此种大众化、通俗化、普及化在

盛唐时达到了高潮 , 其气势与规模皆前所未有。韩愈

《华山女》曰 :“街东街西讲佛经 , 撞钟吹螺闻宫庭”。

姚合《听僧云端讲经》诗曰 : “远近持斋来谛听 , 酒

坊鱼市尽无人”, 逼真地描述了其时俗讲之盛 , 这些

佛教音乐活动也确实受到俗众的热烈欢迎。正宗佛统

维护者道宣曾对此种“得惟随俗”的佛曲改造表示强

烈的不满 , 以为“声吹相涉 , 雅正全乖”。[21 ] 岂不

知这正是外来文化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存身和发展的必

然途径。感应佛曲中国化、民族化的大势 , 唐玄宗于

天宝十三年 (754年) 七月十日勒石太常 , 宣布更改

《龟兹佛曲》《急龟兹佛曲》等佛曲的胡名为汉名 , 如

《龟兹佛曲》改为《金华洞真》,《急龟兹佛曲》改为

《急金华洞真》。唐玄宗此举明确地标示了外来佛曲在

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文化改造后 , 已以彻底中国化、民

族化的面目展示于世。 [ 22 ] 除佛曲外 , 与宗教有关

的隋唐舞蹈、美术、戏剧、体育亦都经历了一个世俗

化亦即再造、创新的历程 , 从上层社会下到庶民社

会 , 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风俗形式。

三、奢靡、享乐风气的膨胀

隋唐是中国古代从未有过的一个风流、浪漫与

自信的时代。四夷臣服、物阜民安、政治开明的盛世

现实 , 引起了文化心理氛围的变化。隋唐风俗在经历

了一个由放而收的时间历程的同时 , 并非变得死板一

块 , 毫无生气 , 相反 , 由于其演变较少受到传统儒家

礼教的束缚 , 流向更为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。

人们尽情地享受 , 尽兴地追求、消受着现世的乐

趣 , 追求着奢靡富足生活的满足。这种时代气氛导致

了人们美感意识、进取信念和世俗肉欲的全面复苏 ,

使整个社会心理变得开朗、闳放起来。加上魏晋时的

越名教而任自然 , 摆脱礼教束缚 , 追求个性自由 , 放

任不羁的社会思潮余波未消 , 导致整个政治环境和社

会环境任意有余而收敛不足。处于这种气氛中的风俗

文化 , 也相应会得到更为随意和自由的演进。

张亮采在《中国风俗史》中 , 把汉魏、隋唐五

代 , 均列入浮靡时代 , 认为民风之奢之浮之靡在我国

历史上莫过于这个时代 , 而隋唐尤甚。他列举唐人食

品、服饰之华美 , 名目之繁多 , 说明当时社会风气崇

尚奢靡。其实 , 隋唐风俗的奢靡还有多方面的表现。

譬如“隋唐婚娶之习 , 大约务奢侈”,“至于丧葬 , 唐

人尤奢侈不堪 , 仪仗之盛 , 前世所无也。其葬 , 每盛

舁明器 , 游行街衢 , 而陈于墓所 , 奏音乐 , 张帷幕 ,

设盘状 , 以造花、人形 , 饮食施路人 , 殆如祭祀。然

奢风已成 , 虽有法令 , 不能抑止。” [23 ] ( P100) 又

如李肇《唐国史补》卷下曰 : “长安风俗 , 自贞元侈

于游宴 , 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 , 或侈于博弈 , 或侈于

卜祝 , 或侈于服食 , 各有所蔽也。”

隋唐尤其是中唐以后的风俗奢靡特征 , 多集中表

现在奢侈性消费这一点上。中唐以后 , 占统治地位的

地主阶级的创业精神进一步衰退了 , 代之而起的是唯

财是取 , 以呈己欲的生活追求。史载“时风侈靡 , 居

要位者尤纳贿赂 , 遂成风俗”[24 ] , 便是这一态势的

反映。晚唐咸通年间任宰相的据《唐会要》载有 21

人 , 但令狐　、白敏中和萧邺在懿宗即位之初便被免

职 , 赵隐、萧　和崔彦昭是在咸通末上任 , 夏侯孜、

蒋伸、萧　、齐瞻和高璩任相时间很短。在咸通时较

有影响的是杜审权、杜　、毕诚、杨收、曹确、徐

商、路岩、于琮、韦保衡、王铎和刘邺。在这些宰相

里 , 以奢侈著名的就有数位。路岩 , “既承委遇 , 稍

务奢靡 , 颇通赂遗。” [ 25 ] ( P4602) 王铎 , “世贵 ,

出入裘马鲜明 , 妾侍且众。” [26 ] ( P5407) 韦保衡 ,

“先是 , 杨收、路岩 , 韦保衡皆以朋党好赂得罪。”

[29 ] (4630) 杜　 , “位极人臣 , 富贵无比。” [ 28 ]

(P3984) 其中最奢靡的要算杨收。关于他奢侈豪华的

记载和传说相当多。

侈靡之风不仅在宫廷和大臣第宅里鼓荡 , 还通过

地主阶级扩散到其他阶级和阶层中去 , 甚至那些为政

清廉、崇尚名节的官僚士大夫也不免受其染习 , 如杜

佑、白居易、李德裕等人 , 亦竞相以“广陈妓乐” ,

购置“竹木池馆”, 追求“树石幽奇”为乐。 [ 29 ]

(P3979、P4343、P4509) 其余“贵官清品 , 溺其赏宴

而游 , 不惮清议”[30 ] (P4060) 者 , 更是不乏其人。

在上层集团这种生活风气的诱导之下 , 豪饮、嗜赌、

雕饰、厚葬等奢华之习尚极盛一时。如“长安坊中 ,

有夜栏街铺设祠乐者 , 迟明未已”, [31 ] 游乐活动通

宵达旦地进行。各地夜市中 , 酒肆娼楼是生意最兴隆

的行业之一。长安“两坊市间行不事家业 , 黥刺身

上、屠宰猪狗、酗酒斗打 , 及僦枸关节、下脱钱物、

樗蒲赌钱人等”多有所见。[32 ] 长安妇女侈于服饰 ,

头梳高髻 , 耳坠步摇 (耳环) , 还配以纱披 (肩巾)。

长庆中 , 京城妇人首饰 , 有“以金碧珠翠 , 笄栉步

摇 , 无不具美 , 谓之‘百不矢’。” [ 33 ] 奢侈之风延

一般城市居民中 , 就连时人也不得不感叹“人杂五

方 , 淫巧竞驰 , 侈伪成俗。” [34 ] 可见中唐之后的社

会风俗奢靡到何等程度。

再以受儒家封建礼教思想严重束缚的婚嫁习俗而

言 , 虽然自魏晋以来的讲求门第和以财帛论婚姻的影

响尚在 , 但女性主动勇敢地追求爱情、自由婚嫁的

事 , 在隋唐两代终究是较以前任何时代为多。此期婚

姻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贞节观念淡薄 , 离婚、改嫁较为

普遍 ; 未婚少女私结情好 , 已婚女子另觅情侣 , 女子

与情人私奔的事在当时屡见不鲜。法律允许夫妻协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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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婚。在保存至今的离婚文书中 , 竟有“解怨释结 ,

更莫相憎 , 一别两宽 , 各生欢喜”和祝愿女方再嫁的

词句。更有甚者 , 由于胡人礼法观念淡薄 , 以至在婚

姻制度上并后、匹嫡的情形颇为流行。如北魏陆丽、

陆定国父子皆娶双妻 ,“嫡妾不分”。[35 ] (P907) 北

周时竟有五后并立 , 称为“天元大皇后”、“天大皇

后”, “天左大皇后”、“天右大皇后”、“天中大皇

后”。[36 \ 〗 (P530) 其性观念亦自由开放 ,“女儿自

言好 , 故入郎君怀”。“朝朝围山猎 , 夜夜迎新妇”。

《魏书·郑义传》曰 : “自灵太后豫政 , 淫风稍行 , 及

元义擅权 , 么为奸秽 , 自此素族名家 , 颇多乱杂。”

胡人的社会风习始入中原多为其自己施行 , 自隋唐后

则流贯于整个社会。隋始已有诏令禁止女子不再嫁。

《隋书·高祖本记》有诏曰 : “九品以上妻 , 五品以上

妾 , 夫亡不得改嫁。”这诏令尽管只是针对统治阶级

而言的 , 但在强大的自由开放社会风气的冲击下 , 很

快变成了一纸空文。《隋书·李谔传》曰 : “谔见礼教

凋弊 , 公卿薨亡 , 其受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。”隋炀

帝的妹妹兰陵公主仍是“初嫁王奉孝 , 后来嫁柳述。”

这种限制再嫁的诏令 , 不但未能“治国”, 连“齐家”

都未能达到。到了唐代 , 上层妇女更是不以再嫁为

耻 , 据《唐书·公主列传》的记录 , 当时再嫁的公主

有 28人 , 其中嫁过二次的占 25人 , 嫁过三次的也有

3人。统治阶级如此 , 民间的百姓亦然。再婚再嫁的

难易和贞节观念的强弱 , 是衡量婚嫁风俗开放的一个

主要标志。除此以外 , 隋唐婚嫁风俗的开放还表现在

青年男女择偶的相对自由、男女关系比较随便以及民

族婚姻频繁等方面。读唐人笔记小说 , 可见大量“乘

间欢合”、“相许以私”的记录 , 亦可见颇多夫妻各自

婚外偷情 , “不相禁忌”的故事。皇室中“乱伦”也

屡见不鲜 , 如高宗以其父太宗的才人武则天为昭仪 ;

玄宗以其子寿王妃杨玉环为贵妃。凡此种种 , 足见隋

唐风俗的发展 , 全面地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樊篱 , 更趋

向于符合人们的意愿和心理欲求。这在精神风俗及物

质风俗方面皆有突出的表现。这种婚嫁状况与前朝的

“从一而终”和后代的“饿死事小 , 失节事大”形成

鲜明的对照。

奢靡风气有其生长的基础和社会条件。人有追求

享乐的天然欲望 , 在毫无节制的情况下 , 这种欲望会

愈益强烈。社会经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 , 总是不断

增长的 , 因此 , 享乐欲望的增强不一定是坏事 , 但如

果其增强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经济的承受

能力 , 就成了对社会有害的奢侈。这一道理人们很早

就知道 , 所以戒奢崇俭一直是一个严格的道德规范。

但道德的约束常常抵不住享受欲望的冲击 , 每当封建

王朝从动乱走回平定 , 从萧条走向繁荣时 , 奢靡之风

便悄然而兴。在唐前期就已经呈现了这一过程。武

德、贞观时 , 天下俭朴。高宗武后至玄宗朝 , 奢侈之

风便愈益浓烈。神龙二年 , 有敕云 ; “三品以上听有

女乐一部 ; 五品以上 , 女乐不过三人。皆不得有钟

磐。” [ 37 ] 这反映官僚中畜女乐者很多 , 逾越了旧

制 , 故申明制度加以约束。但事实上没起什么作用。

奢靡之风的膨胀必然破坏生产与消费的平衡 , 破坏社

会关系的稳定 , 从而使封建统治受到强烈的冲击。

一个时代风俗的流变受到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宗

教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, 情况极为复杂。经济繁荣、政

权统一、生活安定、内外交流频繁、佛道二教兴盛以

及科举制度的建立 , 酿就了隋唐风俗鲜明的时代风

格 , 开放、奢靡、胡化、务实 , 是此期风俗的主要特

点。简而言之 , 隋唐风俗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化现象一

样 , 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传承 , 闪烁出绚丽多彩的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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